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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提到秦腔，就會想起這樣一句話︰「父親留給我的最深刻的印象

是他對於大秦之腔的熾愛和獨鍾。父親的秦腔，秦腔——與父親生命同行的複雜

的情結。」這是在一次交談中，母親的好友——陝西戲曲研究院院長陳彥叔叔說

的話。母親是陝西省資深的文化類記者，還是陝西秦腔書畫院榮譽理事，因而，

由於母親工作的便利，讓我這個土生土長的陝西人能幸運地在日常生活中較多地

接觸到了這一偉大的地方傳統文化。 

秦腔是誕生在中國西部黃土高原的地方性劇種，也是中國地方劇種中流播區

域最大，觀眾範圍最廣、影響人口最多的地方劇種之一。秦腔藝術自誕生以來，

在數百年的傳播過程中，影響和帶動了眾多的「梆子腔家族」，在大江南北和黃

河上下，孕育、催生了梆子戲家族，且蓬勃壯大，被戲曲史學界公認為梆子腔家

族的鼻祖。就秦腔的地域文化特徵而言，它粗獷豪邁，奔放蒼涼、慷慨悲壯、雄

勁激越，顯示了陝西這個在中華民族青年時期曾經建立過周秦漢唐等十三個歷史

王朝的京畿之地朝氣蓬勃的旺盛生命力和精神個性。就秦腔藝術來說，它誕生於

古長安，產生於曾經作為周秦漢唐京畿之地的關中地區，沉厚的文化積澱和曾經

有過的輝煌以及日益衰微的經濟狀況，山高土厚情義重的生態環境，無不使得處

於社會下層的文人墨客產生深深的憂患，他們試圖通過對歷史和現實故事的藝術

化表現，激發起秦人的創業情懷，通過對先祖創業艱辛的謳歌，激勵秦人的報國

壯志，通過對普通民眾苦難的吟唱，表現他們對現實社會的強烈關注與入世精

神。正是這樣的創作動機，無數文人墨客把被歷史塵封了的忠臣義士、被正史忽

略不計、被主流文化視作庸俗的民間街坊閭里間的兒女情事，閨怨秘史演繹為一

齣齣流血帶淚的悲劇，試圖引起療救者的注意，試圖為普通民眾呈現出一種能夠



為大家所普遍接受、為社會的道德倫理所能認可的藝術形式，秦腔藝術就是這樣

一種文化背景下的大眾文化形態的產物。就傳統秦腔劇目來說，無論是表現哪個

朝代的歷史故事，或者是哪個朝代的閨怨悲劇，總體來說，是以悲劇的基調和悲

劇的內容為多。縱觀秦腔傳統劇目，可以明顯地看出，在秦人創作的劇目和摘取

的故事內容中，表現漢民族的故事居多。而這些表現漢民族的戲劇故事，又往往

以表現帝王將相以及忠臣義士的故事內容為主。這就是說，對於失去了國都地位

的陝西文人，常常縈懷在個體心目中的是漢民族的昔日金戈鐵馬，緬懷的是那些

為國家民族做出過重大貢獻的文臣武將，關注的是他們個人的正義精神和在邪惡

勢力的蹂躪狀態下所產生的命運悲劇，關注的是漢民族的普通民眾在貪官污吏的

壓榨下的痛苦呻吟。 

這讓我想起了整個戲劇文化中的悲劇性，在查閱了一些相關資料與文獻後，

我瞭解到︰「戲劇是人類童年時代的產物，是人類對自己異己力量無法解釋的文

化現象的一種並非理智的排遣。與西方戲劇的發展歷程不同，中國戲曲是封建文

化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並進入相對理智時期的物化形態。因而，理性的成分在中

國戲曲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無論西方戲劇還是中國戲曲，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

以表現苦難作為戲劇表現的母性題材。古希臘的三大悲劇作家如埃斯庫勒斯、歐

里庇德斯、索福克勒斯幾乎無一例外地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悲劇。中國戲曲最早

的雛形和被稱為戲曲之母的《踏搖娘》雖然並不是表現完整的故事情節和較為鮮

明的人物形象，但是也是以夫妻之間的情感糾葛為主要內容，表現婦女在夫權壓

迫下的痛苦呻吟的悲情性吸取。」 

從《西廂記》、《桃花扇》、《白馬寺》等作品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傳統

戲曲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平民，平民化的情結，始終是中國戲曲藝術的精魂，始

終是以大眾化的寓意闡釋，對社會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另類表現。因而，

在中國傳統戲曲中悲劇的成分尤為顯著，悲劇意識關注的人物，始終是那些被視

為民族脊樑的英雄人物和最廣大的勞苦民眾。 

讓我們再回到秦腔的舞台上來，在我們的秦腔舞台上，有很多劇本都是書寫



着人生的悲歡離合，所體現出來的淒苦美不是其他劇種所能替代的，這種大喜大

悲是秦腔的最佳表現手法，它不同江南戲劇的婉約和陰柔、它不同京劇的富貴和

矜持，它就用自己瀟灑、無拘無束的手法盡情的揮灑着人生、宣洩着情緒、謳歌

和鞭撻着世間的百態。也許，這正體現了中國的老百姓相信「先苦後甜」的哲理，

在很多戲曲中，把「苦」渲染到極致，淒苦達到感染人的效果。 

例如，秦腔名劇《五典坡》的淒苦可以說是所有秦腔劇碼中最為極致的一個，

最早的《五典坡》不是現在的結局，而是王寶釧苦守十八年被餓死寒窯的結局，

那個結局太苦，很多時候台上的演員肝腸寸斷、台下的觀眾唏噓淚下，那種刻骨

銘心的慘烈、悲壯、淒苦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承受和盼望的，所以經過改編的劇

本便有了現在從苦到甜的良好結局。母親說，在她多次的文化下鄉采風中發現，

《五典坡》和王寶釧的故事在陝西民間流傳甚廣，三姑娘和薛平貴的「愛情故事」

感動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曲江池畔的「寒窯遺跡」似乎在向人們無言地訴說

着當年所經歷的風風雨雨。我不禁思考，為什麼這樣一個虛構的故事能夠這樣家

喻戶曉，深入人心呢？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基於人們對於弱者的同情心，對於苦守

寒窯一十八載、守節立志的三姑娘人格的敬佩。本來王寶釧生於官宦高門，父親

王允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當朝宰相，母親也是皇封的一品誥命夫人，只要

不做出「罪大惡極」的忤逆之事，一生受用自然不在話下。然而父母寵愛、家境

優越，受過良好教育的三姑娘，為什麼要為了一個乞兒拼着頂撞父親，不惜和老

父「三擊掌」發下毒誓永不回家門呢？王寶釧「三擊掌」為了愛情嗎？我想，按

當時社會價值觀念，「愛情高於父命」的想法是很受批判的。當初，王寶釧偶然

發現薛平貴的「七竅金龍」，從而認定了這位乞丐日後有榮登九五的福分，而自

己也許會有坐上昭陽正院之日。只有在這樣的「堅定信念」的基礎上，才會有可

能頂着忤逆之名，發下永不入父門的毒誓，櫛風沐雨，苦守寒窯。否則，簡單的

「愛情」之說純是矇騙世人，或者自欺欺人。因而，我以為，從本質上來看，王

寶釧和父親的關鍵分歧，是在於婚姻的「長線投資」即所謂「放長線釣大魚」。「那

些狀元才俊什麼的，和將來的九五之尊相比只不過是土雞瓦狗，自然不會放在三



姑娘的眼裡。」從父親王允的角度，為了女兒一生的幸福，不願讓三姑娘嫁與身

無立錐之地的薛乞兒，這是理所當然，也是天經地義的，至於「信義」二字，是

對於有資格的人來講的，自然也不會算在一個乞丐身上。而認定了「天命」的王

寶釧，對於父親的「悔約」之舉當然不會屈從。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加之對父親

諸如「說什麼三從四德古人訓」、「難道說平貴不是人」等毫無尊重之心和充滿逆

反的頂杠之語，最後導致了「王寶釧來怒生嗔，一死不進相府門」，「（父）父死

不見你蠢才面，（釧）兒死不見老父親；（父）倘若誰將誰來見？（釧）將雙目剜

在地陽春」的父女反目成仇的無奈。說到《五典坡》中的悲劇美，它既表現了大

家閨秀的淒涼和悲苦，又體現了從王侯到平民這一變化過程中人性的美，體現了

一種反叛、追求自由、堅貞的美。 

「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吼一聲大秦腔聲聲豪放、吼一聲大

秦腔柔情斷腸﹗聽着故鄉的秦腔那蒼涼的曲調，品着秦腔獨特的豪邁，我真為自

己是陝西人而自豪，在秦腔戲曲藝術中，我們可以感受着戲劇中淒苦帶給我們的

感慨。曾聽一些酷愛秦腔的老人說：「秦腔是純正血統，京戲是雜種，不陰不陽

的！」因為，秦腔所用的語言是秦方言，在強大的秦漢唐時期，秦方言是中國的

官話，秦腔也曾是中國的國粹，在當時，自然是最大的戲。而京劇的產生，其實

是男性的秦腔和女性的徽班結合的產物。當然，京劇的「不陰不陽」都只是笑談

罷了，不曾縝密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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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秦腔經典劇碼推薦﹕《雙下跪》、《教學》、《遊龜山》、《三滴血》、《斬單童》、

《二進宮》、《斬李廣》、《周仁回府》、《花亭相會》、《鍘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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